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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利用联合国和国际劳工组织相关数据分析发现，人口负增长存在明显的年龄（组）传
导过程，大多数国家（地区）遵循 ０ ～ １４ 岁人口负增长—１５ ～ ５９ 岁人口负增长—总人口负增长的发展

轨迹。 人口负增长与劳动力供给、劳动参与率、失业率等指标的关系表现出渐行渐远的特征。 中国劳

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力已经开始负增长，根据预测，中国总人口将在 ２０２７～２０２９ 年期间进入负增长。 负

增长阶段中国有望保持劳动力缓慢下降，但仍会出现周期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问题。 建议消除生育

障碍，提高生育水平；延迟退休年龄，提高劳动参与率，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把握好经济结构转型节

奏及应对结构转型的就业冲击；大力发展教育和培训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促进劳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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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负增长即人口减少，是与人口增长相对的概念。 在工业革命以前，世界人口增长缓

慢，人口负增长与人口增长经常交替出现，如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人口负增长。 近代历

史上的人口负增长与战争、气候等因素密切相关（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但正在发达国家发生

和即将在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人口负增长则是人口转变的副产品，与历史上的人口负增长几

乎没有相似之处，将把我们带入一个未知的领域（Ｄａｖｉｄ，２００７）。
中国也即将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 ２０１９》（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９）

的预测显示，中国最快将在 ２０２５ 年（低方案预测结果①）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 显然，人口负

增长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将带来一系列潜在风险（陆杰华，２０１９）。 尽早对

人口负增长与社会经济各领域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提前做好应对其影响的准备。
本文将集中关注人口负增长与劳动就业的关系。

现有研究表明，人口增长与劳动力供给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但就业与人口增长及劳动力

供给之间的关系却并不清晰，人口、劳动力供给和就业之间的联系往往随着人口和经济发展

而改变（Ｈｉｌｄｅ，１９８７），没有劳动力市场对人口增长的标准反应模式（Ｄａｖｉｄ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１９８６）。 在人口负增长阶段，劳动力供给和就业具有怎样的特征和变化？ 本文将利用联合国

和国际劳工组织的相关数据对此进行考察。

１　 人口负增长与劳动年龄人口

１．１　 人口负增长的基本情况

人口负增长现象历史悠久，但限于数据，本文重点关注 １９５０ 年以来世界各国（地区）的人

口负增长情况。 实际上，由于各个时期人口负增长的原因及政策选择性存在差异，对近几十

年人口负增长的考察更有利于我们从中总结规律和获得启示。 在这里，我们采用联合国《世
界人口展望 ２０１９》（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９）中的各国（地区）数据来进行分析。 该数据库包含

了 ２３５ 个国家（地区）１９５０～２０２０ 年的人口估计数。
分析发现，自 １９５０ 年以来，人口负增长现象十分常见。 在 ２３５ 个国家（地区）中，有 １０７

个国家（地区）在此期间曾发生过人口负增长。 但是这些国家（地区）的人口负增长，有些只

是由于战争和社会动荡造成的短期现象，如 １９５１～ １９５３ 年期间的朝鲜、１９８０～ １９８７ 年期间的

阿富汗、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年期间的卢旺达等；还有一些主要是人口较少国家（地区）的人口波动，
如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国。 到 ２０２０ 年仍然处于人口负增长状态的国家（地区）有 ３８ 个。 考虑

到要比较研究人口负增长前后劳动力供给和就业情况，我们选择人口负增长延续至今 １０ 年

及以上且 ２０２０ 年总人口在 １００ 万及以上的国家（地区）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这样的国家（地
区）共有 １７ 个（见表 １）。 这些国家（地区）主要分布在欧洲（１４ 个），且主要集中在东欧和南

欧地区；亚洲有 ２ 个，分别是格鲁吉亚和日本；美洲有 １ 个，为波多黎各。 这些国家（地区）的

① 联合国 ２０１９ 年人口预测的低、中、高方案主要差异在生育水平上。 其中，低方案总和生育率在

２０２０～２０２５ 年期间为 １．４５，２０２５ ～ ２０３０ 年期间为 １．３２，此后在 １．２３ ～ １．２７ 之间，人口负增长将从

２０２５ 年开始；中方案总和生育率在 ２０２０～２０２５ 年期间为 １．７０，此后在 １．７２ ～ １．７７ 之间，人口负增

长将从 ２０３２ 年开始；高方案总和生育率在 ２０２０～２０２５ 年期间为 １．９５，此后在 ２．１２～２．２７ 之间，人
口负增长将从 ２０４５ 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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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人口在 １８８．６ 万人（拉脱维亚）到 １．２６ 亿人（日本）之间，平均人口为 １７５９ 万人。 大多数国

家（地区）的人口负增长年份是连续的，但波多黎各、匈牙利、波兰、阿尔巴尼亚和波黑在此期

间出现了 ２ 次人口负增长。 其中，匈牙利、波兰的 ２ 次人口负增长之间只间隔 １ 年，阿尔巴尼

亚和波黑的 ２ 次人口负增长之间的间隔小于 １０ 年，而波多黎各的 ２ 次人口负增长之间则间

隔近 ５０ 年。 葡萄牙在此期间出现了 ３ 次人口负增长，两两之间的间隔均在 １５ 年以上。

表 １　 人口负增长至今持续 １０ 年及以上且 ２０２０ 年总人口在 １００ 万及以上的国家（地区）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０ Ｙｅａｒｓ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２０

国家（地区） 人口负增长年份 国家（地区） 人口负增长年份

格鲁吉亚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拉脱维亚 １９９１～２０２０

日本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立陶宛 １９９２～２０２０

波多黎各 １９５１～１９５３；２００２～２０２０ 阿尔巴尼亚 １９９１～１９９６；２００２～２０２０

保加利亚 １９８６～２０２０ 波黑 １９８９～１９９８；２００７～２０２０

匈牙利 １９８１～１９９２；１９９４～２０２０ 克罗地亚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波兰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２００９～２０２０ 希腊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

摩尔多瓦 １９９３～２０２０ 葡萄牙 １９６４～１９６９；１９８６～１９８９；

罗马尼亚 １９９１～２０２０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乌克兰 １９９１～２０２０ 塞尔维亚 １９９６～２０２０

　 　 资料来源：表中数据为作者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 ２０１９》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９）数据库中的各国（地区）总人口数整理得到。

１．２　 总人口负增长与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

低出生率、高死亡率和净迁出的任意组合都会导致人口负增长，在现代社会中，低出生率

是关键（Ｄａｖｉｄ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 ２０１１）。 在以生育率下降为主导的人口负增长过程中，理论上存在

一个年龄（组）传导过程，即首先由出生人口下降引起少儿人口负增长，进而发展为劳动年龄

人口负增长，当少儿人口负增长和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积累到一定量时，就会引起总人口负

增长。
进一步观察上述 １７ 个国家（地区）的少儿人口、劳动年龄人口与总人口的变化关系，可以

发现，人口负增长的这种年龄（组）传导性十分明显。 几乎所有国家（地区）的人口负增长都

是从 ０～１４ 岁少儿人口负增长开始，除波兰和摩尔多瓦外，其他国家（地区）的 １５～ ５９ 岁劳动

年龄人口负增长都早于总人口负增长或与总人口负增长同时开始。 例如，日本 ０～ １４ 岁少儿

人口在 １９５５～１９６８ 年期间第一次出现了负增长，然后在 １９７８ 年再次开始负增长直至今日，
１５～５９ 岁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则出现在 １９９４ 年，总人口负增长则直到 ２０１０ 年才开始。 保加

利亚 ０～１４ 岁少儿人口在 １９６０～１９７２ 年期间开始第一次负增长，１９８２ 年开始第二次负增长，
１５～５９ 岁劳动年龄人口于 １９８２ 年开始负增长，总人口于 １９８６ 年开始负增长（见图 １）。 希腊

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６０ 年代、７０ 年代和 ８０ 年代均出现了 ０～１４ 岁少儿人口负增长，１５～５９ 岁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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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年龄人口在 １９６６～１９７０ 年期间出现了第一次负增长，２００５ 年开始了第二次负增长，总人口

负增长则从 ２００５ 年开始。

图 １　 １９５０～ ２０２０ 年日本和保加利亚的人口增长情况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Ｂｕｌｇａｒｉａ：１９５０－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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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图中数据为作者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 ２０１９》（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９）数据库中的日本和保加利亚总人口数和分年龄人口数整理得到。

实际上，由于人口负增长存在年龄（组）传导性，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往往就是总人口负

增长的主要原因。 计算各国（地区）１５～５９ 岁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对总人口负增长的贡献率

（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与总人口负增长的比值），可以发现，日本、波兰、希腊和葡萄牙 ４ 个国

家（地区）在最近一次总人口负增长期间，１５ ～ ５９ 岁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的贡献率均大于

１００％，即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绝对值）大于总人口负增长（绝对值）。 除波多黎各、摩尔多

瓦、立陶宛和阿尔巴尼亚 ４ 个国家（地区）外，其他国家（地区）最近一次总人口负增长期间，
１５～５９ 岁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贡献率大于 １００％的年数均超过了总人口负增长年数的 １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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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国家（地区）１５～５９ 岁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贡献率大于 ５０％的年数均超过了总人口负增

长年数的 １ ／ ３；除摩尔多瓦和阿尔巴尼亚外，其他国家（地区）１５～ ５９ 岁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

贡献率大于 ５０％的年数均超过了总人口负增长年数的 １ ／ ２（见图 ２）。

图 ２　 部分国家（地区）总人口负增长与 １５～ ５９ 岁人口负增长年数

Ｆｉｇｕｒｅ ２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ｄ １５－５９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Ｒｅｇ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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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图中数据为作者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 ２０１９》（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９）数据库中的各国（地区）总人口数和分年龄人口数整理得到。

注：总人口负增长持续年数是指到 ２０２０ 年持续人口负增长的年数。 发生过多

次人口负增长的国家（地区）是指其最近一次人口负增长的持续年数。

由此可见，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与总人口负增长关系密切，前者往往是后者的原因。 在

相对封闭的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是总人口负增长的先导，即一般先发生劳动年龄人

口负增长，再发生总人口负增长。 即便是在开放的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也是总人口

负增长的伴随现象，发生总人口负增长一般也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
２　 人口负增长与劳动就业

２．１　 人口负增长与劳动力供给

在人口负增长阶段，人口总量及其构成都会发生一些变化，人口负增长国家（地区）劳
动力供给的变化是否有一些共同特征？ 本文采用国际劳工组织（ ＩＬＯ，２０２０）公布的劳动力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数据分析 １７ 个人口负增长国家（地区）劳动力的变化情况，并对此进行一些

探讨。 部分国家（地区）存在人口负增长早期劳动力数据缺失（见表 ２“注”），但是这些数

据也覆盖了各国（地区）最近一次连续人口负增长的大部分年份，同时部分国家（地区）还

有一些较早年份的断点数据，基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人口负增长时期劳动力供给的一些

特点。
观察发现，人口负增长国家（地区）的劳动力变化有 ４ 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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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人口负增长阶段，大多数国家（地区）劳动力长期呈下降趋势。 在 １７ 个人口负增

长国家（地区）中，除日本、波兰、阿尔巴尼亚和克罗地亚外，其他 １３ 个国家（地区）在最近一

次人口负增长期间 １５ 岁及以上的劳动力总体均呈下降态势，年平均下降幅度在该时期期初

劳动力的 ０．１０％～１．５４％之间（见表 ２）。 人口负增长国家（地区）劳动力变化的这一特点总体

反映了在人口负增长阶段，作为劳动力主力的劳动年龄人口，其负增长最终将反映到劳动力

供给上，引起劳动力供给的负增长。

表 ２　 人口负增长国家（地区）的 １５ 岁及以上劳动力及其劳动参与率变化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２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ｄ １５＋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国家（地区）
劳动力年平均增量

与期初劳动力的

比值（％）

劳动参与率的

年平均增幅

（百分点）
国家（地区）

劳动力年平均增量

与期初劳动力的

比值（％）

劳动参与率的

年平均增幅

（百分点）

格鲁吉亚 －０．２１ －０．０７ 拉脱维亚 －０．８５ ０．０８

日本 ０．４１ ０．２２ 立陶宛 －１．１０ ０．０２

波多黎各 －０．８６ — 阿尔巴尼亚 ０．５０ ０．８３

保加利亚 －０．５９ ０．２９ 波黑 －１．４７ －０．０７

匈牙利 －０．２２ ０．１３ 克罗地亚 ０．１９ ０．０２

波兰 ０．０２ －０．０１ 希腊 －０．１０ －０．０２

摩尔多瓦 －１．４４ －０．８４ 葡萄牙 －０．５５ －０．２９

罗马尼亚 －０．５１ －０．５３ 塞尔维亚 －０．７０ －０．０７

乌克兰 －１．５４ －０．０３

　 　 资料来源：表中数据为作者根据国际劳工组织（ ＩＬＯ，２０２０）公布的各国（地区）分年龄劳动力和劳

动参与率数据整理得到。
注：部分国家（地区）早期数据有缺失。 其中，人口负增长早期劳动力数据缺失的国家（地区）及

其数据缺失年份包括：格鲁吉亚（１９９０～１９９７ 年）、保加利亚（１９８６ ～ １９９１ 年）、罗马尼亚（１９９１ 年）、乌
克兰（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４ 年）、拉脱维亚（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４ 年）、立陶宛（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３ 年）、塞尔维亚（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３
年）；早期劳动参与率数据缺失的国家（地区）及其数据缺失年份包括：格鲁吉亚（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７ 年）、保
加利亚（１９８６ ～ １９９９ 年）、摩尔多瓦（１９９３ ～ ２００１ 年）、罗马尼亚（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４ 年）、乌克兰（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９
年）、拉脱维亚（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年）、立陶宛（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６ 年）、克罗地亚（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９ 年）、塞尔维亚（１９９６
～２００３ 年）。 这些早期部分年份数据有缺失的国家（地区）的相应数据可以反映其近期的变化趋势和

特征。 波多黎各自 ２０１３ 年起劳动参与率数据缺失，不能反映近期趋势，故未纳入分析。

二是劳动力负增长是一种波浪式下降。 在这些劳动力呈下降趋势的国家（地区）中，劳
动力下降比总人口负增长和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的波动更大，往往不会出现总人口负增长那

样持续几十年的局面。 在 １７ 个国家（地区）的人口负增长期间，仅有波多黎各在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９
年、摩尔多瓦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劳动力出现连续 １０ 年以上的负增长。 大多数国家（地区）的劳

动力处于波动状态，往往是增长与负增长交替。 有的国家（地区）如罗马尼亚、乌克兰等波动

还比较剧烈，负增长的数量级在前后两年之间可以是万、十万、百万的变化，也可以是增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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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增长的变化。 这一现象说明，劳动力负增长尽管与总人口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关

系密切，但是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因素显然更多。
三是劳动力负增长并不是人口负增长阶段所独有的现象，在人口增长阶段也会出现劳动

力负增长。 在 １７ 个人口负增长国家（地区）中，有 ６ 个国家（地区）的劳动力数据包含了人口

负增长之前和之后两个时期，观察发现这 ６ 个国家（地区）在人口负增长之前均出现了劳动力

负增长，如日本在 １９９９～２００４ 年期间出现了连续 ５ 年的劳动力负增长，其他几个国家（地区）
的劳动力负增长则多为间断式出现，很少有持续 ３ 年以上的负增长。 这种现象再次说明了劳

动力供给的波动性。
四是在人口负增长阶段，同样可以维持劳动力供给甚至增加劳动力供给。 劳动力供给的

波动性本身说明了在一些年份可以实现劳动力供给的增加。 甚至一些国家（地区）的数据显

示，可以在人口负增长阶段维持较长时期的劳动力增长，如上文提到的日本、波兰、阿尔巴尼

亚和克罗地亚 ４ 个国家（地区），日本、波兰和阿尔巴尼亚在整个人口负增长时期尽管一些年

份存在劳动力负增长，但整体来看实现了劳动力增长，克罗地亚则在 １９９９～ ２０１８ 年期间实现

了整体上的劳动力增长。
总体来看，人口负增长与劳动力供给之间关系较为密切，大多数国家（地区）在人口负增

长阶段也会出现劳动力负增长，但是劳动力负增长的波动更为频繁。 劳动力负增长是一种波

动式下降，会出现增长与负增长的交替现象，也会出现相邻年份负增长的数量级差异。 在人

口负增长时期，仍然有可能维持劳动力供给甚至增加劳动力供给。
２．２　 人口负增长与劳动参与率

劳动力供给与各年龄、性别的人口以及相应年龄、性别的劳动参与率有关（Ｐｅｔｅｒ ａｎｄ Ｒｅ⁃
ｂｅｃｃａ，２００１）。 在人口负增长时期，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对劳动力供给有重要的影响。 本文利

用国际劳工组织（ＩＬＯ，２０２０）公布的劳动参与率（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数据考察人口

负增长国家（地区）的劳动参与率变化情况。 与劳动力数据类似，部分国家（地区）存在数据

缺失，但多数国家（地区）的数据覆盖了最近一次人口负增长的大部分年份，可以反映人口负

增长期间劳动参与率的基本变化趋势。 其中，由于波多黎各缺失了近几年的劳动参与率数

据，无法反映近期趋势，因此在分析劳动参与率变化情况时未纳入。
从 １５ 岁及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变化来看（见表 ２），１６ 个人口负增长国家（地区）大体

上可以分为 ３ 类：第一类是劳动参与率明显上升。 以劳动参与率的年平均增幅大于 ０．１ 个百

分点为标准，这类国家（地区）包括日本、保加利亚、匈牙利和阿尔巴尼亚。 第二类是劳动参

与率保持基本稳定（或在某个水平上下波动）。 以劳动参与率的年平均增幅在－０．１～０．１ 个百

分点之间为标准，这类国家（地区）包括格鲁吉亚、波兰、乌克兰、拉脱维亚、立陶宛、波黑、克
罗地亚、希腊和塞尔维亚，占一半以上。 这几个国家（地区）劳动参与率的具体变化情况又有

所不同，如希腊基本保持稳定，格鲁吉亚大体经历了升—降—升—降的过程，波兰则表现出先

降后升的特征。 第三类是劳动参与率明显下降。 以劳动参与率的年平均增幅小于－０．１ 个百

分点为标准，包括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葡萄牙。 由此可见，在人口负增长阶段，劳动参与率

的变化十分复杂，存在上升、下降或维持基本稳定等多种情况，但从目前来看，大多数国家（地
区）的劳动参与率保持基本稳定或是在某个水平附近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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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劳动参与率高于女性劳动参与率是普遍现象，但是在人口负增长阶段，大多数国家

（地区）男性和女性劳动参与率之间的差距呈现出缩小的趋势。 在分析的 １６ 个人口负增长国

家（地区）中，可以发现，有 ９ 个国家（地区）１５ 岁及以上男性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差距年均缩

小超过 ０．１ 个百分点，３ 个国家（地区）男性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差距年均扩大 ０．１ 个百分点

以上，４ 个国家（地区）的男女差距保持基本稳定或是波动，年均变化在－０．１ ～ ０．１ 个百分点之

间。 不同国家（地区）呈现出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缩小、扩大、稳定（或波动）等不同变化趋势

（见表 ３）。 进一步分析发现，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的变化主要是由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变化所

引起。 在上述 １６ 个国家（地区）中，在人口负增长阶段，男性劳动参与率很少表现出单调的上

升或下降趋势，多表现出起起伏伏的波动性特征，而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变化趋势相对明显，在
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扩大的国家（地区），女性劳动参与率多出现下降趋势，在男女劳动参与

率差距缩小的国家（地区），女性劳动参与率多出现上升趋势。 基于不同性别劳动参与率及

其差异变化判断，在人口负增长阶段，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是一些国家（地区）能够维持或增

加劳动力供给的重要原因。

表 ３　 人口负增长国家（地区）的 １５ 岁及以上人口劳动参与率的性别和年龄差异变化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ｎ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Ａｇｅ Ｇａｐ ｉｎ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ｄ １５＋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国家（地区）
劳动参与率的变化

性别差异 １５～６４ 岁 ６５ 岁及以上
国家（地区）

劳动参与率的变化

性别差异 １５～６４ 岁 ６５ 岁及以上

格鲁吉亚 波动 先升后降 波动 拉脱维亚 缩小 上升 波动

日本 缩小 上升 上升 立陶宛 缩小 先降后升 先降后升

保加利亚 稳定 上升 上升 阿尔巴尼亚 缩小 上升 上升

匈牙利 稳定 上升 先降后升 波黑 缩小 上升 先降后升

波兰 扩大 上升 先降后升 克罗地亚 缩小 上升 下降

摩尔多瓦 稳定 上升 上升 希腊 缩小 上升 下降

罗马尼亚 扩大 先降后升 下降 葡萄牙 缩小 上升 下降

乌克兰 扩大 — — 塞尔维亚 缩小 上升 波动

　 　 资料来源：表中数据为作者根据国际劳工组织（ ＩＬＯ，２０２０）公布的各国（地区）分年龄性别劳动参

与率数据整理得到。
注：波多黎各近几年分年龄性别劳动参与率数据缺失较多，乌克兰分年龄劳动参与率数据缺失较

多，未纳入分析。 部分国家（地区）早期数据有缺失，未涵盖整个人口负增长过程，但可反映人口负增

长的大部分进程。

在人口负增长阶段，１５～ ６４ 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多表现出上升趋势，特别是近

十年来这一趋势更为明显。 由于波多黎各和乌克兰的分年龄劳动参与率数据存在较多缺失，
我们主要分析其他 １５ 个国家（地区）的情况。 数据显示，在 １５ 个国家（地区）中，有 １２ 个国

家（地区）１５～６４ 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在人口负增长期间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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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罗马尼亚和立陶宛表现出先降后升的趋势，近年出现明显回升势头，只有格鲁吉亚近年

出现了下降，表现为先升后降（见表 ３）。 进一步分析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的内部变化，
可以发现，高年龄组的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上升最快。 分析各国（地区）５５ ～ ６４ 岁劳动

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可以发现，除格鲁吉亚在近两年略有下降、罗马尼亚经历了一个先降

后升的过程外，其他国家（地区）都呈上升趋势，而且大多数国家（地区）出现了大幅度的上

升。 如日本、葡萄牙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上升了近 １０ 个百分点，保加利亚、匈牙利、拉脱维亚和立

陶宛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期以来均上升了 ３０ 多个百分点。 与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相

比，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则更为复杂。 对 １５ 个国家（地区）６５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劳动

参与率的分析发现，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的变化趋势有上升（４ 个国家 ／ 地区）、先降后升（４
个国家 ／ 地区）、下降（４ 个国家 ／ 地区）、波动（３ 个国家 ／ 地区）等多种类型，没有哪种类型占据

明显的优势，但如果从近期来看，以上升趋势为主（见表 ３）。 由此可见，在人口负增长阶段，
提高劳动年龄人口中高年龄组的劳动参与率是维持或增加劳动力供给的关键。
２．３　 人口负增长与失业率

失业率是就业状况的晴雨表，本文利用国际劳工组织（ ＩＬＯ，２０２０）公布的失业率（Ｕｎｅｍ⁃
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Ｒａｔｅ）数据来观察人口负增长国家（地区）的就业状况。 部分国家（地区）人口负增长

时期较长，早期的失业率数据有所缺失，但可以反映近期的基本趋势。 由于波多黎各 ２０１３ 年

以来失业率数据缺失较多，故本文主要分析其他 １６ 个人口负增长国家（地区）。
分析发现，在人口负增长期间，除日本的失业率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外，其他 １５

个人口负增长国家（地区）的失业率均存在较为频繁的波动。 其中，格鲁吉亚、保加利亚、波
兰和希腊在人口负增长期间失业率最高值和最低值之间相差超过了 １５ 个百分点；拉脱维亚、
立陶宛、波黑和塞尔维亚在人口负增长期间失业率的极差在 １０ ～ １５ 个百分点之间；匈牙利、
摩尔多瓦、乌克兰、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和葡萄牙失业率的极差在 ５～１０ 个百分点之间。 而

且，大多数国家（地区）在此期间失业率经历过多次起伏，如保加利亚在 １９９１～２０１９ 年期间经

历了上升—下降—上升—下降—上升—下降的起伏过程，罗马尼亚尽管失业率极差相对较

小，但在 １９９４～２０１８ 年期间也经历了下降—上升—下降—上升—下降的起伏过程。
在人口负增长阶段，一些国家（地区）的失业率还维持在较高水平。 分析发现，在人口负

增长期间，有 １１ 个国家（地区）的平均失业率（各年失业率的算术平均数）水平在 １０％以上。
其中，波黑的平均失业率超过了 ２０％；希腊和塞尔维亚的平均失业率在 １５％ ～２０％之间；格鲁

吉亚、保加利亚、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和葡萄牙的平均失业率在

１０％～１５％之间；只有日本的平均失业率低于 ５％。 由此可见，在人口负增长阶段，失业仍然是

一个普遍现象，失业问题仍然是人口负增长阶段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比较人口负增长之前和人口负增长期间的失业率变化，在日本、阿尔巴尼亚、希腊和葡萄

牙 ４ 个数据覆盖了人口负增长前后较长时期的国家（地区）中，可以发现，与人口负增长之前

１０ 年的平均失业率相比，人口负增长期间的平均失业率有两种变化趋势：一种是平均失业率

下降，包括日本和阿尔巴尼亚，分别下降了 １．１ 和 ３．２ 个百分点；另一种则是平均失业率上升，包
括希腊和葡萄牙，分别上升了 ６．８ 和 ５．８ 个百分点，进一步观察这两个国家，发现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期间失业率均有一个明显的上升过程，显然受到金融危机的较大影响。 可以看出，人口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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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期间尽管大多数国家（地区）的劳动力供给出现了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进入人口负增长

阶段，失业率就会下降，失业问题就会缓解。
人口负增长阶段各国（地区）失业率的波动、分化等特点表明失业率与人口负增长之间

的关系并不十分紧密。 这也容易理解，因为失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经济现象，不仅与经济增

长有关，还与劳动力市场本身有关，受到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两侧因素的影响。 在失业理论中，
一般根据造成失业的原因将失业分为周期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Ｐｅｔｅｒ，２０１３），前者是因为经

济周期引起需求不足而形成，后者则是因为劳动力市场供求结合机制不完善所导致。 显然，
在影响失业率的因素中，需求更为关键。 人口负增长主要是通过劳动力供给影响失业率，可
能存在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人口负增长可能减少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在需求对此尚未作出

反应时，将有利于降低失业率；另一方面，人口负增长会导致劳动力的结构也发生变化，当失

业率高于平均水平的那些年龄组所占比例增加时，将提高总体失业率。 因此，人口负增长并

非失业率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在有限的影响中也可能存在不同的作用，这就导致人口负增

长阶段的失业率波动大，不同国家（地区）不同时期的差异明显。
３　 中国人口负增长与劳动就业

３．１　 中国人口负增长

近年来中国人口增长不断减速，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期的 １５‰以上

一路下滑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３．３４‰，正在向负增长迈进。 实际上，中国人口负增长的能量早已集

聚，早在 １９９０ 年时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就已经由正变负，逐渐积累起人口负增长惯性（王丰

等，２００８）。 如果我们以前文所发现的在人口负增长过程中存在的年龄（组）传导性来判断，
中国人口负增长伏笔埋下得更早，早在 １９８２～１９８７ 年期间 ０～１４ 岁少儿人口已经出现了一轮

负增长，１９９６～２０１１ 年期间又经历了较长时期的持续下降过程①，１５ ～ ５９ 岁劳动年龄人口则

自 ２０１２ 年开始了负增长过程②。 由于中国受国际迁移影响较小，人口变化过程将会明显表

现出人口负增长的年龄（组）传导性，少儿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最终必将传导至总人

口，形成总人口负增长。
中国总人口负增长何时到来？ 我们利用人口预测的方法来估计。 人口预测采用中国人

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开发的 ＰＡＤＩＳ－ＩＮＴ－ｖ１．６ 软件，以 ２０１０ 年为基期，预测期为 ２０１０ ～ ２０５０
年。 ２０１０ 年底全国分年龄性别人口数，利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年龄性别结构与年底总

人口数计算得出。 死亡水平以中国 ２０１０ 年平均预期寿命为基础，参照联合国《世界人口展

望》关于中国死亡水平变化轨迹的估计，死亡模式采用联合国模型生命表远东模式。 由于目

前关于生育水平的估计差异较大，争论也较多，这里采用两方案预测。 利用人口预测方法根

据出生人口回溯，２０１８ 年的总和生育率应该在 １．５ 左右，根据这一判断，方案 １ 的总和生育率

假定为 １ ５。 陈卫和段媛媛（２０１９）估计近 １０ 年总和生育率的均值为 １．６５，根据这一判断，方
案 ２ 的总和生育率假定为 １．６５。 生育模式近年来也存在变化，考虑到生育模式在 ２０１６ 年以

后受全面两孩政策影响较大，随着政策效应的释放而逐渐回归，故采用 ２０１４ 年的生育模式。

①

②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９》表 ２－５“人口年龄结构和抚养比”中的相关数据判断。
根据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相关数据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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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出生性别比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１８ 左右逐步回落到 ２０５０ 年的 １０５。 中国国际迁移人口规模较

小，故在预测中不考虑国际迁移。
预测结果表明，中国将在 ２０２７～２０２９ 年左右开始人口负增长（见图 ３）。 在方案 １（ＴＦＲ＝

１．５）下，中国总人口规模在 ２０２６ 年将达到 １４．１７ 亿的高峰，然后从 ２０２７ 年开始负增长，在
２０３５ 年将回落至 １４ 亿以下，到 ２０５０ 年将降至 １２．９５ 亿。 在方案 ２（ＴＦＲ＝ １．６５）下，中国总人

口规模将在 ２０２８ 年达到 １４．２９ 亿的高峰，然后从 ２０２９ 年开始负增长，到 ２０３５ 年将降至 １４ １６
亿，到 ２０４０ 年下降至 １４ 亿以下，２０５０ 年降至 １３．３３ 亿。 也就是说，如果保持现有生育水平，
中国人口规模最高峰不会超过 １４．３ 亿，人口负增长将在 ２０３０ 年之前到来，且难以逆转。 同

时，在 ２１ 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规模基本能保持在 １３ 亿以上。 在整个预测期内，中国劳动年

龄人口将一直处于负增长状态之中。 到 ２０３５ 年，１５ ～ ５９ 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下降至 ７．９ 亿左

右的规模，１５～６４ 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下降至 ９ 亿左右的规模；到 ２０５０ 年，１５ ～ ５９ 岁劳动年龄

人口将下降至 ６．４ 亿～６．６ 亿左右的规模，１５～６４ 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下降至 ７．５ 亿～７．８ 亿左右

的规模。

图 ３　 ２０２０～ ２０５０ 年中国总人口的变化趋势

Ｆｉｇｕｒｅ ３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２０－２０５０

�
�
	
>
�
U
�
�
U

��2
��1

��

20
21

20
23

20
25

20
27

20
29

20
20

20
22

20
24

20
26

20
28

20
31

20
33

20
35

20
37

20
39

20
40

20
30

20
32

20
34

20
36

20
38

20
41

20
43

20
45

20
47

20
49

20
50

20
42

20
44

20
46

20
48

14.17

14.29

13.33

12.95

14.50

14.00

13.50

13.00

12.50

12.00

　 　 资料来源：图中数据为作者人口预测结果。

在预测期内，无论是方案 １ 还是方案 ２，１５～５９ 岁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的绝对值均大于总

人口负增长的绝对值，即 １５ ～ ５９ 岁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对总人口负增长的贡献率均大于

１００％，成为总人口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这表明，中国人口负增长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是

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进一步追根溯源，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是由于中国长期处于远低于更

替水平的低生育水平，导致少儿人口负增长所引起。 从人口金字塔来看，就是随着时间推移，
从底部开始，逐渐向上收缩，最终形成一个头重脚轻的倒金字塔结构。
３．２　 中国未来劳动力供求形势判断

尽管中国总人口负增长还未到来，但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已经对劳动力供给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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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力已经从 ２０１７ 年开始负增长，就业人员从 ２０１８ 年开始负增长①。 中国 １５ 岁及以

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在 ２１ 世纪前 １０ 年一直处在下降之中，但从 ２０１０ 年开始基本稳定在

７０％～７１％之间（ＩＬＯ，２０２０）。
显然，考虑到中国人口基数如此庞大以及目前国际迁移数量极少的现实，未来国际迁移

不会是影响中国劳动力供给的重要因素，人口负增长和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的长期趋势也难

以逆转，影响中国劳动力供给的最大变数是劳动参与率。 从前文对人口负增长国家（地区）
劳动参与率的分析可知，在人口负增长阶段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实际上十分复杂，有上升、稳定

或波动、下降等多种变化趋势，因此总体去预测中国未来劳动参与率的变化非常困难，也不

可靠。
中国劳动参与率在世界各国中属于较高水平，但是并非没有增长潜力。 从前文对人口负

增长国家（地区）的分析可以发现，在人口负增长阶段存在男女劳动参与率性别差距缩小和

较高年龄组劳动参与率大幅提升的趋势，这也极有可能成为中国未来劳动参与率的变化趋

势。 我们以日本为参照，假定中国各年龄组劳动参与率达到日本人口负增长阶段的最高劳动

参与率（中国劳动参与率高于日本的年龄组仍然维持中国的水平），作为劳动参与率可能达

到的最高情景，以此计算出的劳动力规模可以理解为未来中国劳动力供给的最大潜力。 选择

日本为参照的原因有 ４ 个：一是因为日本在目前人口负增长持续 １０ 年及以上的国家（地区）
中人口规模最大，与中国人口规模的数量级最为接近；二是与中国类似，日本受国际迁移的影

响较小；三是日本的劳动参与率在人口负增长国家（地区）中属于较高水平，仅次于格鲁吉亚

和乌克兰，考虑到日本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地区）之一，维持较高的劳动参与

率，反映了日本在人口负增长期间各年龄组均维持了较高的劳动参与率，适合作为一个较高

水平的参照；四是日本是中国的近邻，文化上有相通之处，人口发展过程有诸多相似，存在借

鉴的可能性。
比较中国 ２０１０ 年和日本 ２０１９ 年分年龄性别劳动参与率②，中国在 ３０～３４、３５～３９、４０～４４

岁等几个年龄组甚至要高于日本，但在 ５０ 岁以后各年龄组劳动参与率明显比日本低，如在

５０～５４ 岁组相差 １１．３９ 个百分点，在 ５５ ～ ５９ 岁组相差 １６．７６ 个百分点，在 ６０ ～ ６４ 岁组相差

２２ ４８ 个百分点。 其中，女性劳动参与率在 ５０～５４ 岁组就开始相差 １５ 个百分点以上，男性劳

动参与率差距则在 ６０～６４ 岁组大幅提升，相差 ２６．１４ 个百分点。 中国劳动参与率在这几个年

龄组快速下降与中国退休年龄规定有关（林宝，２０１８），考虑到延迟退休年龄是中国的必然选

项，我们假定的情景可以理解为延迟退休年龄后劳动参与率可能达到的状态。 由于中国延迟

退休年龄将采用渐进式的方式，劳动参与率提高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假定延迟退休年龄采

用快方案在 ２０４０ 年完成（林宝，２０１８），高年龄组劳动参与率在此期间逐渐提高到最高状态，
然后直至 ２０５０ 年维持不变。

①

②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９》表 ４－１“就业基本情况”中的相关数据判断。
中国的劳动参与率数据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得到，日本的劳动参与率数据来自国

际劳工组织（ ＩＬＯ，２０２０）。 由于日本数据最详细年龄划分是 ５ 岁年龄组，因此测算时采用 ５ 岁年

龄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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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显示，如果中国能够通过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改变强制退休规定，将 ５０ 岁及以上

年龄组的劳动参与率提高到日本当前的水平，挖掘出劳动力供给的最大潜力，则中国虽然不

能改变劳动力持续下滑的势头，但是在整个预测期内，仍然可以将 １６ 岁及以上的劳动力保持

在 ７．１ 亿以上的规模。 两个预测方案的劳动力供给将从 ２０３５ 年开始出现差异，由于在 ２０４０
年之前劳动参与率逐步提高，所以将削弱人口负增长的影响，劳动力下降的速度较慢，到
２０４０ 年劳动力规模将维持在 ７．７４ 亿～７．７９ 亿之间，较 ２０２０ 年仅下降 １５００ 万～２０００ 万左右。
此后，由于延迟退休年龄已经完成，劳动参与率提高的潜力耗尽，人口负增长及人口老龄化的

影响将直接体现在劳动力供应上，劳动力将出现较快下降，到 ２０５０ 年，方案 １ 下劳动力规模

将下降至 ７．１０ 亿左右，方案 ２ 下劳动力规模将下降至 ７．２４ 亿左右（见图 ４）。 劳动力潜力的

这一变化趋势提示我们，实际上如果能够有效提高某些年龄组的劳动参与率，中国未来劳动

力供给虽然不能像日本那样保持增长，但也有望实现缓慢下降，不必过于担心人口负增长引

起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当然，如果要在 ２０４０ 年以后继续维持较为缓慢的下降速度，就需要进

一步提高劳动参与率，由于 ６５ 岁以下年龄组的劳动参与率已经提高到较高水平，那时劳动参

与率的潜力将会集中在 ６５ 岁及以上年龄组。 也就是说，即便第一轮改革在 ２０４０ 年完成，那
么完成这一轮改革之后，可能有必要启动新的改革，继续延迟退休年龄。 实际上，这也很有可

能正是未来的前景，在大多数 ＯＥＣＤ 国家，６７ 岁的退休年龄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一些国家

走得更远，达到 ６８ 或 ６９ 岁（ＯＥＣＤ，２０１３）。

图 ４　 ２０２０～ ２０５０ 年中国劳动力供给潜力估计

Ｆｉｇｕｒｅ ４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２０－２０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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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图中数据为作者根据人口预测结果和劳动参与率假设条件测算得到。

劳动力进入负增长阶段，客观上有利于缓解在劳动力增长阶段所面临的就业压力。 但

是，正如前文在分析人口负增长国家（地区）失业率时所指出的一样，劳动力供给并不是影响

失业率的决定性因素，劳动力供给下降并不必然意味着劳动力供求均衡的改善，不意味着失

业率的下降。 实际上，在人口负增长阶段，劳动力需求也将下降以适应劳动力供给的下降



３４　　　 人口研究 ４４ 卷

（Ｐｅｔ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ｂｅｃｃａ，２００１）。 在相对独立的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供给潜力实际上形成了劳动

力需求的天花板，对劳动力需求构成了现实的约束。 因此，随着中国劳动力供给的下降，未来

劳动力需求也将随之下降。 但是，从人口负增长国家（地区）失业率的频繁波动可以推断，在
劳动力供给下降时，劳动力需求并不是随之匀速下降。 在劳动力供给下降阶段，一方面要维

持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要求劳动力需求下降，这意味着经济增长与劳动力需求之间的关系

发生了逆转，不再像在劳动力增长阶段那样呈正向关系。 在经济增长与劳动力需求关系变化

的背后，必然意味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当这种调整落后于劳动力供给下降的速度时，可能会出

现劳动力供给不足；当这种调整快于劳动力供给下降速度时，则会表现为劳动力需求不足。
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可能将会出现周期性的波动，导致周期性失业问题，同时在经济结构

调整时，当新兴产业所需人员与传统产业的要求有所不同时，则可能出现新兴产业所需人员

不足而传统产业人员过剩的结构性失业问题。 此外，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些不确定性因

素，还将对就业产生一些短期冲击，也会加剧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波动。 基于以上判断，进入劳

动力负增长阶段以后，中国劳动力供求形势可能会从供给创造需求的阶段进入供给约束需求

的阶段，劳动力供求关系将呈波浪式变化，仍然将产生周期性和结构性失业问题。
４　 结论及政策启示

中国即将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迫切需要了解人口负增长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本文

总结分析了 １７ 个人口负增长国家（地区）的总人口负增长与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劳动力供

给和就业状况之间的关系。 分析发现，人口负增长存在明显的年龄（组）传导过程，大多数国

家（地区）遵循少儿人口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总人口负增长的发展轨迹。 人口负

增长与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参与率、失业率等指标的关系表现出渐行渐远的特

征，指标越靠近需求侧，与人口负增长的关系越不紧密。 在人口负增长阶段，大多数国家（地
区）的劳动力呈下降趋势，但这种下降呈波浪式，也有少数国家（地区）在较长时期内维持了

劳动力的基本稳定甚至有所增长。 一半以上的人口负增长国家（地区）劳动参与率保持基本

稳定或是在一定范围内波动，还有些国家（地区）则出现了上升和下降两种趋势；大多数国家

（地区）劳动参与率的性别差异呈缩小趋势，５５ ～ ６４ 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出现了大

幅提升。 除日本外，其他人口负增长国家（地区）的失业率都经历了频繁的波动，反映出人口

负增长时期劳动力供求关系的不断调整过程；一些国家（地区）还长期保持较高的失业率，表
明在人口负增长时期失业问题仍然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中国总人口负增长虽然尚未到来，但中国人口负增长的能量早已开始集聚，人口负增长

的年龄（组）传导过程早已开始，目前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阶段，并已

带动劳动力开始负增长。 根据预测，中国将在 ２０２７～２０２９ 年期间进入总人口负增长，并将在

整个预测期内保持负增长态势，实际上如果不出现生育率的大幅度攀升或是死亡率的革命性

变化，人口负增长将一直延续下去。 比较中国和日本的分年龄性别劳动参与率，中国男性在

６０ 岁以后、女性在 ５０ 岁以后与日本存在较大差距，这也是中国未来提高劳动参与率的潜力

所在。 中国与日本劳动参与率在这几个年龄组的差距，显然与中国退休年龄的强制性规定有

关，如果能尽快开始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到 ２０４０ 年将法定退休年龄延迟至 ６５ 岁，有效提高

５０～６４ 岁年龄区间的劳动参与率，挖掘出劳动力最大潜力，则中国有望保持劳动力缓慢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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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规模到 ２０４０ 年仍将保持在 ７．７４ 亿以上。 在 ２０４０ 年完成延迟退休年龄改革以后，劳动

参与率如果不再提升，劳动力规模将出现快速下降，到 ２０５０ 年降至 ７．１０ 亿～７．２４ 亿左右。 如

果要在 ２０４０ 年之后继续减缓这种下降趋势，则可能必须继续延迟退休年龄。
基于对人口负增长与劳动就业关系的研究、中国未来人口负增长趋势的预测以及就业形

势的判断，可以得到一些政策启示。
首先，就人口负增长本身而言，生育水平过低是人口负增长的主要原因，要延缓人口负增

长态势，必须提高生育水平。 从本文的两方案预测结果来看，在总和生育率从 １．５ 提高到

１ ６５ 时，中国总人口负增长的到来将延后两年，且人口负增长速度将明显放缓，到 ２０５０ 年总

人口将相差近 ４０００ 万人，劳动力供给潜力将相差 １４００ 万人左右。 如果生育率提到更高水

平，效果将更为显著。 提高生育水平需要消除阻碍生育的各种因素，让育龄夫妇由“不生”走
向“想生”。 为此，要对生育树立全过程管理的观念，对整个过程中涉及的各项政策逐项梳

理，在婚恋促进、住房保障、婚育假期、生育保险、妇女就业权益保障、儿童照料、减轻家庭教育

负担和养老负担等方面系统设计，尽量减小家庭生育成本。
其次，人口负增长将带来中国劳动力持续下降，但是仍然有一定的政策空间通过提高劳

动参与率来减缓劳动力的下降速度。 制约中国劳动参与率提高的主要因素是强制性的退休

年龄规定，其导致女性从 ５０ 岁开始、男性从 ６０ 岁开始劳动参与率出现快速下降。 因此，如果

要提高劳动参与率，必须延迟退休年龄。 建议从 ２０２１ 年开始，按照女性每 ２ 年延迟 １ 岁、男
性每 ４ 年延迟 １ 岁的“小步快走”方式，将男女退休年龄到 ２０４０ 年同时延迟到 ６５ 岁。 在具体

操作上可以女性每 ２ 个月延迟 １ 个月、男性每 ４ 个月延迟 １ 个月，这样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将更加平缓。 ２０４０ 年以后再根据人口结构和预期寿命变化等因素自动延迟退休年龄。 新的

退休年龄规定将保持一定的弹性，允许人们可提前或延后一定年限退休，考虑到女性目前退

休年龄较低，可以适当扩大女性的弹性区间下限。 延迟退休年龄将取消退休的强制性规定，
保障有工作意愿的适龄人员继续工作的权利，有利于提高劳动参与率，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
当前应尽快寻求共识、启动改革，防止延误时机。

再次，要注意控制经济结构转型的节奏和应对结构转型的就业冲击。 中国劳动力供给

下降通道已经随着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而开启，从供给潜力来看，未来将持续下降，这将带

动劳动力需求随之下降，其背后将是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要实现这一点必须以创新为驱

动，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要从要素积累的增长模式转向以改善经济效率为主的经济增

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从产业结构上，要以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的新型产业替代

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但是，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必须注意产业结构调整的节奏，要尽量

使产业结构调整与劳动力下降趋势相协调，避免采用人为干预的大范围产业升级计划和产

能淘汰；另一方面，必须加强应对结构转型的就业冲击，要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加强

对劳动者的市场保护，消除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加强对重点群体的就业扶助政

策，还要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提高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等群体社保参保率，提高社保制

度的公平性。
最后，要加强对教育和培训的投入，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促进劳动参与。 发展教育和培

训一方面可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以质量替代数量，从而减小劳动力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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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动力供给下降的情况下，要顺利实现经济转型，意味着经济增长要更多依赖于劳动者素

质的提高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减少教育不平等现象，有利于促进人们的劳动参

与，减缓劳动力下降（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 为此，必须要加大对教育和培训的投入力度，不
断提高劳动者素质。 在教育方面，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平衡公共教育资源配置，增加教育

公共服务供给；大力发展义务教育，当前应将高中阶段纳入义务教育，提升普通劳动者受教育

水平；进一步普及高等教育，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培养更多创新型人才，进一步适应社会经

济建设的现实需要。 在培训方面，要加大职业培训投入，完善职业培训机制；加强对农业转移

劳动力的培训，为进城农民工提供均等化的公共就业培训服务，提高就业技能和就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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